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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聚焦于目前研究不足的少数民族自主创业者。基于 2018年 9月—2019年 1
月期间对居于成都和西宁的 15位自主创业者的访谈数据，本文以自我表达价值观作为时代

背景（创业者的动机来源），运用社会资本（创业者的创业目标）概念检视藏族年轻人的创业

故事，由此揭示他们创业的动机、特点、复杂性、面临的困境以及对未来的期望。研究发现，

在自我表达价值观及生存价值观共存的时代，一些藏族年轻人在尝试通过努力创业，将现代

经济、市场与藏族社区、传统联结起来，并且希望由此扩大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交流。因此，

这些创业者都在尝试把自己的事业打造成一座桥梁，既勾连传统与现代，也跨越族群与地域

边界。然而，他们的这种努力取得的成效目前仍不十分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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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尔哈特等人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时代，人们的生

存安全、独立思考（来自正规教育、信息获取及知识社会所需的认知能力）和社会自主性意识

随之提高，标志着人类的解放性进步（emancipative progress）［1］。这种进步使得自我表达价值

观（self-expression values）兴起，并压倒了工业时期的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自我表达

价值观强调个性而非共性，以及人类多样性的和而不同［2］。换言之，“自我表达”“归属”和物

理环境、社会环境的质量在人们眼里变得日益重要［3］。同时，这场变革也意味着（陌生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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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信任取代了亲密信任（intimate trust）［4］。因此，社会变得愈益关心生活的意义与目

的，新形式的精神追求就此出现［5］。这种变化被英格尔哈特等人认为是“一个新的历史阶

段”［6］。这种发展尤其可以由当今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中表现出的多样性和去标准化的特点

所证实［7］［8］［9］［10］。多样化的职业选择路径是由年轻人的内在动力驱使所致，“为行动者提供

了意义和本真性（authenticity），是（行动者）自主所定”［11］。
在各种由内在动力驱使所致的职业选择中，生活方式创业（lifestyle entrepreneurship）尤

其引人注目。马坎托尼、科斯特和史崔吉克区分了古典的和生活方式的这两种类型的创业

者［12］。古典类型创业者“主要是经济导向的”，而生活方式创业者“主要是生活方式导向的”。

考夫曼企业领导中心（The Kauffman 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将生活方式创业者

定义为一种寻求生活质量、独立性及对自我生活具有支配力的人［13］，这些人尤其“将创业作

为满足他们自我实现需求的工具”［14］。然而，生活方式创业者并不以牺牲经济收益达到自我

实现［15］［16］［17］，事实上很多生活方式导向的创业者在经济上也十分成功［18］。
经过 40年改革开放，中国亦受到这种自我表达价值观兴起的全球趋势的影响：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中优先考虑自己的内在驱动力或者幸福感。同时，我国政府最近也

在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希望将一个“中国制造”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中国创造”的

国家①。这种政策导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球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影响的结果，倡导通过解放

主体并引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追寻一系列自我管理的目标”而实现自我优化（self-
optimization）［19］。因此，生活方式创业者的数量大量增加，尽管总体规模仍很有限，并且存在

地域、族群、性别之间分布不匀的状况。然而，正如贝克等人所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活跃、

压缩的现代化”（compressed modernization）——西方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一次现代化和目前正

经历的二次现代化都被压缩在同一时空当中［20］。在这个压缩的现代化时期，自我表达价值

观和生存价值观同时并存，并时常相互冲突，正如阎云翔在他的一项研究中所生动描述的那

样［21］。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本研究将目光聚焦于目前研究不足的少数民族自主创业者

身上。本文以自我表达价值观作为时代背景，运用社会资本概念检视藏族年轻人的创业故

事，由此揭示他们创业的动机、特点、复杂性、面临的困境以及对未来的期望。

受访者

本研究访谈了 15位在成都和西宁的藏族创业者。受访者中有 3名女性，12名男性。2
人出生于 1977年，1人出生于 1993年，其余受访者均为八〇后，平均年龄为 36岁。（受访者信

息见下表）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① 见http://www.gov.cn/zhuanti/shuangchuang_platform/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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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食品及文创的A与B曾经分别于 2007年和 2017年因为不同的研究项目接受过本

文第一作者的访谈，并自此之后一直跟第一作者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流，因此是我们这项研

究的守门人（gate-keeper）。为搜集该研究所需数据，我们于 2018年 9月至 2019年 1月期间，

分别对 15位创业者进行了面对面的半结构式或深度访谈，并在受访者的共识下对访谈进行

了录音，收集到了 25万余字的数据。同时，访谈期间，我们也与部分受访者进行了不少自由

交流。用于本文的质性数据以本次访谈为主，同时也会使用到此前访谈他们的资料，以及跟

他们和其他一些信息提供者非正式交流时获得的资料。

在 15位受访者中，有 1位受访者教育程度为初中，其余 14位均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有

9位拥有本科或研究生学历，5位完成了专科教育。他们的平均创业年限约为六年，创业内

容比较多样，包括藏式餐饮、留学教育、文化生态旅游、文化体验空间、企业咨询公司、牦牛绒

收销、服装设计、手工艺文化公司、食品加工、家电与新能源用品开发和制造、文化创意制造

以及咖啡空间。接下来，本文将从创业者的创业动机（自我表达价值观的时代特征）和创业

目标（打造社会资本）两个方面来探讨他们的创业故事。

创业动机：意义高于收益

从大专院校毕业后的藏族学生的“官方”出路一般是做教师或者当公务员。但是在我们的

受访者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体制内的职业不适合他们，因为过于安稳，缺乏挑战，所以意

义不大。换言之，他们需要发现由内在驱动力引导的事业。E就这样解释他创业的动机：

我认为自己的价值不是要体现在一个很 decent（安逸）的工作上面。……主要

是看自己能不能做自己想要的那种。以前（我在大学里工作）的时候还是没找到

意义的那种感觉，好像我做这些事情并不是特别快乐。……我觉得要有挑战，才

会觉得有意义吧。

这种听从内在驱动力召唤的职业路径，也体现在G对他创业的解读中：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1983

1988

1982

1986

1983

1982

1986

1988

1985

1985

1993

1977

西宁市

西宁市

西宁市

西宁市

西宁市

刚察县

成都市

成都市、玉树州

成都市

成都市

成都市

成都市

专科

本科

专科

硕士

初中

专科

硕士

专科

本科

专科

本科

本科

3

3

10

5

5

4

3

4

5

5

5

13

藏式啤酒代理

留学教育咨询

文化生态旅游

文化体验空间

企业咨询公司

牦牛绒收销

服装设计

文化公司

音乐空间

文化旅游

家电及新能源

文创及食品

代称 性别 出生时间 常住地 学历 创业年限（年） 创业内容

—— 118



首先是我对（体制内）环境不适应，真的没办法，当然创业也有一定的困

难。……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因为起码我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

活。……创业的这种事情，我还是能找到幸福的，每天都感觉很充实，每天都看得

到自己的进步。

可见，这种创业“为行动者提供了（他们认为的）意义和本真性（authenticity）”［22］。这种意义

和本真性，如上述二人的解读所暗示，是体制内的工作难以提供的。B就明确讲道：

你一到国家公务员（系统）里面去工作，你就可以预见到你未来五十年是什么

样子。但是你在外面创业的话，你几年就可能有一个变化，你根本无法预料你 50
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比较有意思了。

更重要的是，对于B而言，因为职业选择的不同，价值观也会随之产生重大差异，更彰显出职

业是否具有意义。比如他说：

现在你回去跟同学们交流的时候，在体制里面的无非就是在讲谁升官

了。……在外面的话，起码你就会看得更广一点吧，……讨论什么人类学、发展、

文化、环保。讨论这些东西，我觉得起码就不一样，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了吧。

此外，作为一个讲究关系的社会，应付体制内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会占用人们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梅森在研究医疗体系中的女性职业者时就描述了这种现象［23］。应付人际关系往往

会严重阻碍工作者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不遑享受工作。正如梅森所言，对于一些人而言，应

付人际关系与自我实现和个人选择——也即个体主义——的期望之间存有难以调和的张

力［24］。关于这一点B也特别多次指出：“很多事情都要用关系去维持。……有关系的人……

上的是好的班（做的是好的工作）。……我不想依靠关系，我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自己的事。”

因此，这些藏族年轻人创业，是因为他们认为体制内的工作难以实现自我价值；同时，对

自我价值的追求，往往起始于他们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关注。正如O所

言：“我想做对藏区有用的东西。”“不管在哪一个场合，我想为藏区做一点贡献，这个是我的

原则。”关于未来的愿景，O提到，除了自己基本的生活所需，“将来的经济来源我都想用来做

公益”，“不仅仅是（为了）公司和我一个人的发展，是为了将来更多人的发展”。作为一名脊

髓损伤者，K用创业的方式，来支持他长期从事的脊髓损伤者人生重建公益活动。他提到，

当时创立文化公司最主要的目的“是创造一些价值”。他认为公司“所有的利润，不是让我们

当老板的赚很多钱”，而是“让他们（脊髓损伤者）有稳定的收入”；进一步而言，“如果除去工

资以外还有利润的话，那我们就更大地扶持我们的NPO”。与大家的创业目的相似，B也认

为，自己去受教育、自己成长“不是为了个人”，“我想（的是）为了（给）社会、为了给自己的地

方做点事情”。他还进一步从生命历程的角度解读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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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想着，就是当我死的时候，我要回想我做了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想到

我尝试了不一样的人生，我觉得就是蛮不错的。我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也许

不成功，没事，我一直就在途中做这些（喜欢的）事情嘛……

我们的受访者的创业动机与国外学者所观察到的生活方式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呈现出明

显的一致，比如：追求自主性和独立性以及自我实现，不满平庸，渴望创新［25］。这些特质也令

人鼓舞地体现在藏族女性创业者身上。

藏区的传统跟很多社会的传统对女性的社会位置持有类似的观念，比如认为女性应该

呆在家里负责家务以及看护孩子。然而，深受自我表达价值观影响的新一代藏族女性希望

通过创业建立起藏族女性在生活中和社会上独立自主的地位（虽然这样的藏族女性目前仍

然很少）。比如，女性创业者C在完成了本科学业后找到了一个自己本来以为很喜欢的体制

内岗位，但是很快就决定离职从事藏餐创业。创业不仅是因为她在短期内无法转正，更是因

为代表生存价值观（男权思想）的领导和持有自我表达价值观的C在对待女性职业身分问题

上的看法完全不同：

领导也给我说了很多，说女人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稳定的家，这样就

OK了。我觉得（女性）不仅仅需要稳定的家，不仅仅需要稳定的工作，我们能干的

事情还特别多！因为（领导）这句话，我（决定）一定要离开这个岗位。我需要找一

个适合自己的工作。

然而，对于女性创业者来说，争取职业自主的文化压力不仅仅存在于体制内，也存在于

整个创业环境与过程之中。N主要从事生活家电和新能源用品的制造和研发，最初创业的

原因是她在外地求学和生活的经历让她看到了藏区与内地在生活品质上的差距，她生出了

由自己创业，亲自改变藏区生活品质的念头。但是，她在创业过程中接触到的很多人都认

为，“一个女孩子家闹腾什么啊，赶紧回家结婚生孩子”，或者对她的创业前景持悲观态度，认

为她“可能做不出什么事，可能闹腾一段时间就过了”。面对体制内外职场领域中存在的男

权思想的压力，藏族女性创业者的性别平等意识反而被激发出来，并逐渐变得清晰且不断得

到强化，“尤其是一个（受传统文化压力的）藏族的女孩子，我觉得一定要加油”（受访者N）。

她们甚至尝试将这种性别平等观念通过创造学习平台，培养和提高身边女性的审美品位而

推广到自身以外的其他女性身上，教会她们“先自己尊重自己，并用一个聪明的方式去爱自

己”（受访者C）。从事留学教育创业的E更是明确地鼓励藏族女性创业，认为自己的创业可

以起到榜样的作用：

现在，尤其是藏区的话，女性里面创业的人很少。……但是我一直坚持做的

话，也许后面的女的，她们会觉得好像自己也有很大的可能性。……我希望可以

更多地去影响这些女性，……就（是）让她们不要害怕，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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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还进一步意识到了性别平等文化需要通过代际传递才更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她希望

通过创业，为她的孩子树立一个更加自主独立的女性形象，并因此而塑造下一代的性别平等

观念：

我想给我孩子建立那样的一个形象：就我作为一个母亲的话，我很努力，自己

在做事，不只是会做饭或者是家务，她也是有（其他）价值的。……我想让他（孩

子）看到，其实男的女的都一样。……给他这种意识的话，他（的思想和行为）肯定

到后来就会不一样。

藏族创业者对创业动机的种种解释证明了：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自主选择上才会有更

大的动力。英格尔哈特等人就认为：“超越本能行为模式并将一个人的行为建立在自由和有

意选择的基础上的能力是最独有的人类能力，将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26］同时，人类自

主性“也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愿望”，因为“行使自主选择的机会与人类幸福密切相关”。正是

这种高度的幸福感带来了受访人持续增长的对于未来的乐观精神，即便他们不得不应对很

多日常工作中琐碎甚至麻烦的事情。

的确，通过创业，他们在探讨工作对于自我和社会的意义，这也是他们自我成就感的主

要来源。因此，尽管是自主创业，他们同时也强调，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必须首先具备经济基

础，但是这些藏族创业者都没有把挣钱或者物质利益放在创业首位，如 J和L所言：

作为创业者来说，你不能光想着赚钱，这样的话很多事情你都做不好。……

先把产品做好，少赚点钱，这对后续的发展很有帮助。所以我个人觉得不能光去

看钱做事，钱必须要赚，但钱不是排在第一的。

赚钱是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做一个很好的品牌，这个是更重要

的。把我们这个品牌做好了，也就会赚钱了。

对于他们来说，保持并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的品质与企业价值，既是取得商业利益的前

提，也是获得职业成就感与生活满足感的必经之路，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将创业“当做一份事

业来对待，而不仅仅是生意”（受访者D）。在这种非物质动机的推动下，他们一方面不同于

奥斯伯格笔下所描述的把经济收益放在第一位的传统创业者类型［27］［28］，另一方面也一反藏

族传统文化中把商业行为污名化的观点——做生意就意味着占他人便宜（A提供）。对于受

访者来说，创业是为了推广藏文化或者发展藏族社区。因此，他们的创业动机符合英格尔哈

特等人所称的以人为本（homocentrism）的后工业时代的特征［29］。这种以人为中心、经济收益

应该服务于人的特点，清晰地表现在下文他们的创业故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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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内部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存在于行动者之间和之中的关系结构中［30］，正如罗伯特·帕特南所说，它“包括

社交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互惠和可信的准则”［31］。同时，社会资本是“集体拥有的资本”，是

“一个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认识和认可关系的持久网络”［32］。简言之，社会资本是一个

联系网络，其特征是成员之间的了解和认可，这种了解和认可在其成员之间创造、维持和加

强着义务和期望。社会资本有三种基本形式——凝聚式（bonding）、搭桥式（bridging）和连接

式（linking）［33］［34］。凝聚式社会资本是一种强调群体身份的社会联系，由一种内在导向及同

质性方式构成。换言之，它支持狭窄的自我忠诚和群体内忠诚。这是一种内部社会资本。

搭桥式社会资本特指一种包纳各种社会分异（social cleavages）人群的社交网络形式，“能够

产生更加广泛的认同和互惠”［35］。连接式社会资本是将群体或个体与其他社会地位上的群

体或个体联系起来，尤其是跟掌握资源、概念和信息的体制联系起来的资本［36］，因此也被称

为垂直式（vertical）社会资本。后两种资本都是外部社会资本。三种社会资本的不同组合与

搭配会为不同文化群体带来不同的结果。根据我们的观察，藏族创业者们对于内部社会资

本的打造，主要体现在调动及利用藏区传统、构建藏文化社会空间和建立藏区商业自信等创

业实践中，并由此最终建立起一个个规模不等的自主性社交网络。以下就是创业者们打造

内部社会资本的故事。

A的创业始于他想满足自己能够坐在茶馆或者茶餐厅里舒适工作的愿望，因此他与友

人合开了一家位于西宁南郊的茶餐厅，主要供应茶水，同时提供品种有限的几样藏式主餐。

不过，因为茶餐厅装修档次一般都好于普通餐厅，因此茶餐厅初期的客人都以藏族公职人员

为主。由于位于一所医院旁，后来餐厅逐渐被从青海省各州县来西宁看病的藏族消费者发

现，这些人后来成为了餐厅的主要客户，以饱腹为目的。因此，餐厅的经营逐渐从以满足公

职人员点菜请客的较高档次的消费要求为主转变为以满足州县的藏族客人快餐式的较低档

次的消费要求为主，餐厅变成以量大价低的服务为特色。尽管如此，客人的变化并没有改变

餐厅的族群特性——它仍旧发挥着一个让藏族民众消费、见面、交流的社会空间的作用。与

A类似，K也通过成立文化公司来构建公共空间，侧重为家乡的脊髓损伤者创造一个能够实

现人生重建的共融网络。在 2011年的一次交通事故中，K成为了一名脊髓损伤者。在他看

来，由脊髓损伤造成的心理和社会断裂是一个更加深刻的社会问题，而职业是实现脊髓损伤

者与社会联结的重要途径。因此，他将文化公司打造成一个咖啡空间，主要开展以下几个方

面的活动：为藏地脊髓损伤者提供岗位并进行职业培训；研发与展销藏族文创产品；营造残

障人士众创空间；围绕当地残障人事业开展交流与分享。随着多种活动的开展与推进，当地

的藏族青年尤其是由大学返乡的年轻的藏族公务员也主动参与到咖啡空间中来，一起探讨

当地无障碍基础设施等相关社会议题。通过K组织的空间实践，脊髓损伤者之间的联系和

相互支持不断加强，个体与社会的联结更加紧密，当地青年人的社会参与意识也随之逐渐觉

醒和提高，一个倡导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脊髓损伤者人生重建的共融空间逐渐形成。

通过建立藏族客户聚集且有族群边界的社交空间，人们的日常沟通和情感归属得以实

现，并以此为基础将社会参与的关注点延展至更广阔的领域，思考的话题也更加宏观与深

—— 122



入。通过对整体经济发展的观察，一些创业者对本民族和地区商业的发展有了自己的见解。

比如，G在 2017年与朋友发起了一个文化体验空间的众筹项目，并被选举为总经理，成为这

一项目的核心经营者。他反思到，藏族地区的商业发展，缺乏文化上的自信：

藏区不是说没有商业，以前也有，不过你看很多的这个藏族的文献、历史这种

文字的资料里面，你看不到很多商业性的东西。……很多这种想创业的，没有自

信。比如说我，我自己的父母也是农民。（创业者们）很多（都）是农村或者牧区出

来的，我们也没有一个企业（方面）的这种榜样，是不是？所以就没有自信了。

为此，G与合伙人通过对藏族历史资料的查阅，“挖掘”出了一位有为的藏族创业者，以他的

创业精神来定位空间的企业文化。他们认为这位商人在事业中对社会价值（比如提倡助人

精神）的追求，能够满足他们对文化体验空间未来发展的价值的追求，这位商人能够成为藏

族社会企业家的一个代表。同时，另一些创业者注意到，城市化过程中藏族农牧地区传统生

产方式的衰落，造成了人们对藏区经济发展的价值盲视。为了培养藏族社区的商业自信，他

们通过让黑青稞和牦牛绒进入市场，来挖掘藏区的价值并实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存续：

如果我们把（黑青稞）这个市场打开了，那就可以保证更多农民的生活和地区

发展。农民手里的资源得到了价值，所以他（才）会待在他自己的地方。……让农

民手里的东西得到价值，这样（原来的生活方式）才不会流失。如果（黑青稞）得不

到价值的话，为了生存他也会放（弃）掉自己原先的生活，这个是肯定的，是避免不

了的。……如果这个（黑青稞市场）能做到（比较成功）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藏区之

前的生存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进行提升，并得到很好的价值。（受访者O）

B是一个咖啡空间经营者，他希望能够通过民众参与社区产品生产活动，为乡村藏族民

众赋能并培养其自信。对此，B是这么解释的：

在那个村子里人们不需要出去，他们就在当地村子里上班（生产牦牛绒、苹果

干等），工资还比较可观。而且他们还学了这门技术，就是很有自信地去拿到这份

收入，不是别人的施舍，也不是因为自己是少数（民族），或者是（因为）贫困才拿了

这个钱，而是他们自己劳动创造的钱。所以（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是完全不一样

的（了）。

与创业者O和 B通过挖掘藏区本土资源以实现地区整体存续和发展的创业理念相一

致，I通过收购分销牦牛绒来提高牧民的经济收入和价值感。然而，I还将生态价值作为重要

的创业目标之一。在他看来，青藏高原上的“生态平衡也是离不开牦牛的”，因为草原与牦牛

存在着相互养育的关系：“在牧区有些地方，牛羊很明显的都没有了之后，草原就会直接没有

了”，所以他希望通过创业来“保持一定数量的牦牛”。这与流行的“过度放牧导致草原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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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观点截然相反，显示出创业者自主独立的观察与反思能力。

和其他创业者相比，H对自己的创业定位有着独特的聚焦。他未涉及与藏族文化或环

境相关的实业，而更关注藏族创业者在整体层面上对自我创业定位的认知，认为这对于提高

藏区创业自信和创业能力至关重要。为此，他在创业之前就用微信建立了藏区青年创新创

业交流分享群，共同探讨藏区产业发展的相关问题。随着群成员对该群认同感的形成，H创

立了自己的企业咨询公司，并设立了一个以“西藏”命名的经济论坛。他认为，通过组织论坛

来探讨藏区创业并不是为了解决创业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而是“通过比较正规的形式传达一

些思想”，因此他“主要注重的是它（论坛）的规模，而不特别注重它的时效性。因为这个规模

是推动人认知的一个过程，首先是要把（让）商业的这个东西在整个社会中要（被）关注起

来。”他希望藏区创业者通过在论坛上的交流和相互启发，提高思考和反省能力，共同“推动

藏区商业环境（的营造）”。在连续开展了两季论坛之后，他明显地感觉到藏区创业者的认知

转变：

刚开始都是综合群（意指认知和交流都缺乏方向），现在大家慢慢理解了一下

（点），慢慢地就找到了自己的路。……这个其中就有一个道理，创业不能什么都

干，你要认清自己擅长的领域，要琢磨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这么大的行业（空

间），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要学会怎么找位置，就要先关注自己。这个是

从2015年到2018年我们藏区年轻人经历的发展和变化以及成果。

经过长期的线上与线下活动，H认为大家在交流和讨论中逐渐明晰了“自己有什么，自己能

干什么”；同时，他也观察到藏区经济“从（大家关注）综合发展到（开始）关注（具体）主题”的

整体转变。正是在H所办的论坛的推动下，A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藏族餐饮业应该联合起

来，互通有无，共同进步。为此，他出头联络其他一些藏餐厅经营者，组成了藏餐协会，并举

办了藏餐美食节。然而，根据A提供的信息，这个本应成为联系藏族餐饮业的藏餐协会并没

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参加者多抱有搭便车的心理，缺乏认真负责的态度，因此

在凝聚同行方面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无论效果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到，通过创业实践，藏族创业者之间以及创业者与社区之

间建立起了初步的交流与分享网络，藏区的商业自信也因此得到加强。虽然这些创业者们

在凝聚同行、调动社区力量、存续藏族传统等方面还要走更长远的探索之路，但是，在他们的

努力下，一个个更有知识和尊严，并且更加公平的自主性藏族网络社群正在逐步形成。然

而，对于创业者们而言，他们更希望的是“走出去”，为他们自己和藏族社区打造外部社会资

本。换言之，他们中很多人恰恰希望通过打造内部社会资本而形成向外拓展的支撑力，因此

也就能够避免打造内部社会资本可能产生的狭窄的自我忠诚和群体内忠诚，以及由此可能

会导致的群体间的对立。

打造外部社会资本

作为少数民族，这些创业者从事的行业往往与本民族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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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本、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成为创业者在创业初期的主要目标。随着创业实

践的不断深入，他们打造外部社会资本的需求更加强烈，而这些希望从族群内部向外部拓展

的意愿，起始于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内涵所作出的更加开放的理解。 H就这样说：

我以前有个老师说过一句话：任何一个文化（都像一个孩子），（虽然不同，但）

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去看都没有排他性（都是自己的孩子），（因此）都是可以接受

的，……尤其是先进的理念和先进的思想都可以接受。我自己认为，我应该成为

这两个族群（汉族与藏族）之间的一个使者。……我们要沟通，把彼此的价值观搞

清楚，要一起努力。

G也认为，要以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对待本民族文化，将民族文化放在更加广阔的社会场域中

发展：

我不想很保守地看待自己的民族，尤其是（在）现在 21世纪这个信息特别发达

的社会的前提下。……有一个说法叫地球村，现在地球已经是一个村了，所以现

在特别保守的话，没有多大意义。……地球村也好，中华民族也好，有很多精神都

是互相（补充）的，比如说哪个民族有好的习俗和文化（都可以为其他文化所接

受）。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创业者们以开放与多元的文化价值观为基础，尝试通过经济参与的路径来实现文化交

流，并将“藏文化中的正能量传播出去”（受访者L）。比如，藏餐创业者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

事业，让更多的人了解藏餐、认可藏餐，让藏餐走得更远。A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藏餐厅推广

藏文化，扩大文化交流和理解，而且尤其希望最终能将藏餐厅发展到内地。为此他特别仿照

青海省海东地方政府扶助当地回族发展“拉面经济”的理念，提出了“藏餐经济”的概念，并认

为，政府也应该像扶持拉面经济一样帮扶藏餐经济，使得藏餐也能够像“西北拉面”一样发展

出品牌效应，遍布全国。A认为，这样做，不仅能够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可以扩大文化交

流，并为藏族青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一举三得的好事。因为对A而言，开餐厅不是“只

考虑经济效益，更多的（是）考虑社会效益”。为此，藏餐创业者们希望从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提高藏餐及藏餐厅在社会上的接受程度。

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餐厅的卫生问题。C提到，“一些人对藏族人的印象就是不怎么卫

生”，所以她十分注重餐厅内的清洁，重点监控厨房和洗手间的卫生情况，强调垃圾一定要入

篓，放在餐厅外面的拖把一定要清洁并摆放整齐；同时，她也叮嘱工作人员要及时换洗衣物，

整齐地晾晒衣物。其次，创业者认为餐厅的室内装修可以表现出不同风格，尤其比较反对把

藏餐厅都“装修得像寺院一样”。再者，创业者认为有必要对藏餐本身进行改良，比如A就认

为，藏餐的口味可以清淡一些，食材可以丰富一些，菜式可以更新颖一些。此外，有的创业者

还对传统的藏餐经营模式进行了创新。比如，作为音乐爱好者的L就融合了餐厅、酒吧和现

场音乐三种形式，满足顾客多元的需求。然而，A也清楚地认识到，想推广藏餐文化，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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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之外，保持藏餐特色是根本，因为那是藏文化的根，“不能丢”。为此，A特别计划做两

件事情：首先，去民间搜集藏餐菜谱，交由专业团队进行研发改良；其次，培养藏餐厨师和餐

厅服务员。为此，A注册了一家公司，专门进行藏餐厨师培训；同时，他也尝试改变农牧区藏

族女性的一种观点，即放牛放羊这样的事情很自然，而若是被熟人看到在餐馆做服务员，则

会很“没有面子”。然而，也许是由于“广告不到位”（受访者L），或者是因为藏餐行业的发展

还不够壮大，餐厅的顾客仍以藏族为主。因此，到目前为止，虽然繁忙的工作能够满足A“养

家糊口”的需求，但A也感到“不是特别满意”，因为在藏餐文化推广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也是A说再给自己十年时间进行尝试的主要原因。无论怎样，我们都看到，作为承载民族

认同的主要文化符号，藏餐不仅集中呈现着藏区的日常生活特征，也变成了藏族创业者同更

广阔的社会建立联结的重要媒介。

藏族服饰也被认为具有文化媒介的作用。做藏式服饰的 J认为，只有提升藏式服饰的品

位价值，才能在服装设计行业里让大家看到藏族设计师的作品，也能够让更多人了解藏文

化。他认为，目前藏式服饰的市场延展主要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经典藏装的日常适用性不

强。对此，J强调对藏式服装的设计加以“改良”：

很多人去了藏区就买了藏装和藏袍，他们在当地可能会穿，因为好奇，但他们

回到家里就不会穿了。我们的想法是做一些有藏元素的服装，然后汉族朋友和外

国的朋友在生活里面也可以穿，不一定就非得穿（传统）藏装。这样的话，对藏族

文化就会有一个很简单的接触。

在 J看来，很多“内地的朋友也想对藏文化了解多一点”，但他们需要一个“起点”，因此，将藏

文化与现代服装设计相结合，“就像打开了一个窗户一样”。其二，J认为藏服的设计需要“更

多的创意”。他意识到，目前的藏族服装设计仍然缺乏一定的独创精神，而且因此会经常出

现比较有创意的新作品被抄袭的情况。他认为这不仅是“不尊重别人做的好东西”的行为，

且更不利于藏式服饰的推广和发展。因此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他说以后“有可能每一个经典

款都去注册”。

在受访者中，有两位创业者更加关注藏族在整体层面上的创业理念，强调要逐渐形成敢

于“走出去”的创业文化。比如创业者B打造外部社会资本的努力首先体现在他的空间里面

既有咖啡和西餐，也有藏族的符号元素以及书籍。这跟其他几位受访者在创业中改良、创新

并同时保持藏族特色的理念如出一辙。由此吸引文化品位更加多元的顾客，达到扩大交流

的目的。同时，B在近来组织的游学项目中，也特别邀请一些媒体朋友参加，传播藏族社区

文化，因为他认识到：“仅仅有我们的嘴或者我们的文字去说的话，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尤其

是最近，B及其伙伴们也开始积极参加在内地举办的多种社会企业活动，认为：“我们……需

要走出去，让别人认可我们做的事情。”走出去这件事在他看来比“这个（呆在民族群里、地域

群里）更重要”，尽管藏区跟内地的社会企业所面临和所关注的问题有所不同（见下文）。基

于这种理念，他也感慨，有些接受了优质教育的藏族青年只顾自己单干，或者只在藏族社区

里“闭门造车做自己的事情”，缺乏跟“外面的人”的对接。对此，O和B有着类似的感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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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

许多藏地的人，他（们）的思想跨不出藏地。其实商业是开放性的，是人类共

通的智慧，就像科学一样。但很多人都在民族的区域内去做商业，其实（他们）是

没有这样（走出去）的逻辑的，所以说他们的市场定位和产品实践也好，都在藏地

这个环境里面，很多人都跨不出去。

之所以认为此事重要，是因为在 B看来，很多人不了解藏区是因为接触过少，有一种“距离

感”和“恐惧感”，而只有加强沟通，才能减少他人对藏区的误解。因此，O与B通过参加区域

性或全国性的商业交流与分享，一方面努力培养藏族创业者向外发展的理念，另一方面尝试

以创业为路径来达到整个社会对藏族更加积极的认可。

在这个过程中，B对有些藏族青年创业者的“闭门造车”进行了反思，认为虽然“这个民

族（藏族）肯定有很多积极和正面的形象，像文化层面，但是又让我看到了不好的（方面）：（我

们）没有像内地的教育（水平），还有内地青年的这种（接受了优质教育后的）观念。”这也是B
一直强调他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和这种理论性的东西通过大学也好吧，

或者是自己刚才说的这种机构（空间）也好吧，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更多的人去传授，给年轻人

去传授”的原因。自己多年前所受的大学教育和因为藏族年轻人的身份而获得的培训机会

以及他人的帮助，使B认识到教育对年轻人的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一系列的思考与努力，藏族创业者的服务和产品在延展市场的过程中通过改良、创

新及保持传统特色而不断完善，在价值和品位上获得了社会更加广泛的认同和赞赏。然而，

对于高风险与不稳定的创业实践来说，如果想要进一步发展和推广藏文化产品，除了建立搭

桥式社会资本，打造连接式社会资本也同样至关重要，其中获得掌握着资源和信息的政府的

支持尤其重要。A解释道：

现在在青海那边，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只靠民间的力量，想要做大的话有点

难，尤其是对藏族的（创业者来说）。因为青海的市场本身就小，创业意识单薄，再

加上（跟）内地的商业联系不多，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和支持就有点难（推广出

去）。尤其是（对）藏族企业或者创业者来说，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出口到内地，需

要政府的资金和市场衔接，因为大多数藏族企业在内地市场需要铺路，既没有人

脉又没有宽裕的资金支撑（就很难做）。

然而，虽然藏族在青海人口中占有较高比例（2015年约占全省人口的 25%），但是西宁市

2017年的藏族常住人口仅占全市常住人口的 5.4%①。并且，如A所言，这些藏族人口多居住

① 数据来自青海省统计局的青海统计信息网：http://www.qhtjj.gov.cn/。与西宁相比，拉萨的藏族人口

在 2010年人口普查时占全市人口的近 77%。（数据来自拉萨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lasa.gov.cn/lasa/zwgk/
2011-10/18/content_10050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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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离市中心的西宁东、西、南部几个小区，比如海湖新区、城南新区和开发区，聚居地比较分

散且边缘（也参见Grant）［37］。因此，西宁市政府似乎也并无特别的兴趣关注、发展与藏族有关

的事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A把自己的藏餐培训公司注册在西宁之外的缘故。

同时，青海在创业方面的资源供给区域结构，也影响到了创业者有效地打造连接式社会

资本。根据他们的经验，与西宁相比，“州县上政府的（扶持）政策会更多一些”，而且因为州

县的“范围小，辐射得更广一点”，而西宁的“创业基地太多了”。不过他们也认为，西宁机会

更多，所以“在西宁这边（创业）还是比较好”（受访者G）。但是，部分创业资源的配给要求公

司注册在户口所在地，这一规定也让部分创业者在连接政府资源方面受阻，正如D所说：

我们在西宁属于外来人，不是本地的西宁户口。州县上比如海南州，有大学

生创业培训的那些人，房租可以免两年或三年，（如果西宁市政府也）这样（做）的

话多好啊。

对于成都的创业者来说，由于跟政府的关注点不同，因此他们也难以获得所需的连接式

社会资本。B认为，成都因为自己传统的缘故，在文创和文化方面更注重打造三国品牌，对

于藏文化不太关注。同时，由于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同，政府优先关注和支持的事业也跟他

们的重点有所不同。B认为，内地更加突出的社会问题是养老、特殊（残障）人群的就业、社

区发展等问题，甚至还有儿童的阅读问题，而藏区面临的是开发资源与环境保护、传承传统

文化这样的问题。因此，B认为，将来把重心转移到拉萨应该是一个可以得到（拉萨市）政府

政策支持的不错的选择：

在成都……在政府层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资源和关系可以用。……在拉

萨那边的一些孵化园，还有……办公场所，这些免费的资源完全是可以找得

到。……现在我知道那边有几个孵化园，……他们对我们有这个意向。……也会

有一些政策之类的……比如说工资方面的补助和社保方面的补助，……还有税收

方面也有优惠。另外我们现在做的是藏文化，……在成都……（我们）只是一个边

缘的群体。但如果你是在西藏的话，……这个大的环境就是比较有利的①。

他进一步指出：“成都……政府对藏族街区这方面的态度更多是、应该是不要发生什么（不稳

定的）事情。这个是最主要的。”这种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要求在创业者H申请论坛交流活

动的过程中也有所体现，但他以更加积极和正面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

（论坛活动）做成功了后（结）果是什么？首先是一些误会慢慢就消失了，所

以……先不要愁问题，他们（政府）会有转变的（意指不再会阻碍其活动），而且一

① 根据我们多方获得的非正式信息，拉萨市鼓励创业的政策均有条件限制，在鼓励推广藏文化方面也

有一定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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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要出问题，如果做出效果来（并且）也不出问题，他们（政府）会转变观念的。

在主动沟通和积极行动的基础上，连续两年的论坛活动让H感到自己通过创业“改变了政府

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令他充满价值感的是，“最起码它（政府）能让我这样做了，（这代表）它

（政府）（对我们）是非常放心的。”其实，与本文第一作者多年前访谈的西藏内地班大学生一

样［38］，许多创业者都谨慎地在国家“安全公民身份”的框架内处理自己的社会与政治身份。

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到，创业不仅在帮助这些年轻人打造社会资本，同时也让他们

不断反思很多相关的问题，比如社区营造、社会治理、学校教育、藏族传统以及族际交流。例

如，在经历过多样化的教育、工作和生活之后，他们对藏文化没有继续抱持一种本质论

（essentialist）观点。相反，在打造社会资本的过程中，他们不再把藏族文化当作静止不变的

“古迹”，而是将其打造成“活生生的”日常经验，认识到藏族文化和社区的重要意义及其需要

改进之处，并通过多种活动和措施打造藏族文化和藏族社区，使其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换言

之，虽然他们打造各种外部社会资本的效果有所不同，接受了良好教育的藏族年轻一代希望

通过自己的创业，将城市经济和市场与藏区乡土资源及藏族独特的生活方式有机地结合起

来——这也是瓦须在她研究藏族跨域（Tibetan translocalities）课题时同样观察到的现象［39］。

结 语

自我表达价值观及生存价值观共存的时代，藏族年轻人都在尝试通过努力创业，将现代

经济、市场和藏族社区、传统联结起来，并且希望由此扩大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交流。因此，

这些创业者都在尝试把自己的事业打造成一座桥梁，既勾连传统与现代，也跨越族群与地域

边界。然而，他们的这种努力取得的成效目前仍不十分令人满意。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创业

的时间都不够长，要看到明显的成效还需要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的继续积累和沉淀。其次，在

以汉族人口为多数的城市里（尽管跟其他很多中国城市相比，成都和西宁的藏族人口已占有

一定比例），因为所关心的社会议题的不同，他们的事业没有引起当地足够的关注和兴趣，因

此也比较缺乏支持性政策和环境——这最终导致我们访谈的大多数创业者没有能够真正建

立起跨越族群边界的社会网络，比如不少创业者的社交圈都基本局限于藏族社区。最后，因

为可能意识到被认为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他们的创业活动有时候不得不谨小慎微，因此他

们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自我创业者——这也影响到他们与创业所在城

市之间的关系。综合以上因素，本文所讨论的藏族创业者的生活并不像搬到成都过退休生

活的藏族公务员那样放松和满意［40］，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的经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

对于他们打造各种社会资本以实现跨越传统与现代边界、族群和地域边界的努力仍有待作

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参考文献:
［1］［2］［6］［26］［29］ Inglehart，Ronald and Welzel，Christian. Modernization，Cultural Changes，and

Democracy：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24.28-
29.143.296-297.288.33.

易 林 史海涛·打造社会资本：自我表达价值观时代的藏族自主创业者

—— 129



2019年第2期（总第101期） 人类学社会学专题：转型、发展与治理

［3］［4］［5］ Inglehart，Ronald and Rabier，Jacques-René. Political Realignmen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From Class-Based Politics to Quality-of-Life Politics［J］.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1986，21（4）:456-
479.

［7］ Ashby，Julie S. and Schoon，Ingrid. Living the Dream？A Qualitative Retrospective Study Exploring the
Role of Adolescent Aspira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2，48（6）:1694-1706.

［8］ Bradley，Harriet and Devadason，Ranji. Fractured Transitions：Young Adults’ Pathways into
Contemporary Labour Market［J］.Sociology 2008，42（1）:119-136.

［9］ Schoon，Ingrid and Lyons-Amos，Mark.Diverse pathways in becoming an adult：The role of structure，
agency and context［J］.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016，46（A）:11-20.

［10］［11］［22］ Walther，Andreas.‘It Was Not My Choice，You Know？’：Young People’s Subjective Views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Biographical Transitions［A］. In Ingrid Schoon and Rainer K. Silbereisen（eds）
Transitions from School to Work：Globalization，Individualization，and Patterns of Diversity［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121-144.125.125.

［12］［25］ Markantoni，Marianna，Koster，Sierdjan and Strijker，Dirk. Side-activity entrepreneurs：lifestyle or
economically oriented?［A］. In Roger R. Stough，Charlie Karlsson and B? rje Johannson（eds）Agglomeration，
Clusters and Entrepreneurship Studies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C］.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MA（USA）：Edward Elgar.2014:132-155.

［13］ Henderson，Jason. Building the rural economy with high-growth entrepreneurs［J］. Economic Review
2002，87（3）:45-70.

［14］ Buttner，E. Holly and Moore，Dorothy P. Women’s organizational exodus to entrepreneurship：self-
reported motivations and correlates with success［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1997，35（1）:34-46.

［15］ Ateljevic，Irena and Doorne，Stephen. Staying within the fence：lifestyle entrepreneurship in tourism［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2，8（5）:297–315.

［16］ Saleilles，Severine and Gomez-Velasco，Marie. The local embeddedness of lifestyle entrepreneur：an
exploratory study［J/OL］. https://hal.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0519257/document，2007.

［17］［18］ Norman，Josh. Lifestyle Entrepreneurs，Amenity Movers，and Their Impact on Recent Population
Trends in the Rural West，USA［J］. Kumamoto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ciences Research
2004，2:221-237.

［19］ Ong，Aihwa and Zhang，Li. Introduction：Privatizing China：Powers of the Self，Socialism from Afar［A］.
In Li Zhang and Aihwa Ong（eds）Privatizing China：Socialism from afar［C］.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1-19.

［20］ Beck，Ulrich and Grande，Edgar. Varieties of second modernity：the cosmopolitan tur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nd research［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0，61（3）:409-443.

［21］ Yan，Yunxiang. The Good Samaritan’s New Trouble：A Study of the Changing Moral Landscape in
Contemporary China［J］. Social Anthropology 2009，17（1）:9-24.

［23］［24］ Mason，Katherine A. To Your Health! Toasting，Intoxication and Gendered Critique among
Banqueting Women［J］. The China Journal 2013，69:108-133.

［27］ Osburg，John. Anxious Wealth：Money and Morality among China’s New Rich［M］. Stanford，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28］［39］ Washul，Eveline. Tibetan translocalities：navigating urban opportunities and new ways of

—— 130



belonging in Tibetan pastoral communities in China［J］. Critical Asian Studies 2018，50（4）:493-517.
［30］ Coleman，James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94:S95-S120.
［31］［33］［35］ Putnam，D. Robert. 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M］，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0:22-23.23.
［32］ Bourdieu，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A］. In J.E. Richardson（eds）Handbook of Theory of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C］.New York：Greenword Press. 1986：241-58；reprinted in A. H.Halsey，Hugh
Lauder，Philip Brown and Amy S. Wells（eds）Education，Culture，Economy，Society［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46–58.

［34］ Woolcock，Michael. The Place of Social Capital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and Economic Outcomes［J］.
ISUMA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 2001，2（1）：11–17. Online available HTTP：<http://www.isuma.net/
v02n01/woolcock/woolcock_e.pdf> or <http://www.isuma.net/v02n01/woolcock/woolcock_e.shtml>

［36］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Forum（NESF）.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Social Capital［J/OL］，

http://www.nesf.ie/documents/No28SocialCapital.pdf，2003，28（May）.
［37］ Grant，Andrew. Hyperbuilding the civilized city：ethnicity and marginalization in Eastern Tibet［J］.

Critical Asian Studies 2018，50（4）：537-555.
［38］ Yi，Lin and Wang，Lili. Cultivating Self-Worth among Dislocated Tibetan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a

Chinese Han-Dominated National Key University［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2，33（1）：63-80.
［40］ Xu，Honggang，Kou，Lirong and Wall，Geoffrey. Retired Tibetan migrants’adaptation experiences in

Chengdu，China［J］. Asian Ethnicity 2018，19（3）：319-343.

（责任编辑：众 采）

易 林 史海涛·打造社会资本：自我表达价值观时代的藏族自主创业者

—— 131


